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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兰之契 志同道合
———略论萧友梅与陈洪的新音乐理想

冯长春

内容提要: 萧友梅与陈洪两位音乐家在世的共事时间虽然并不长久，但两人在中国新音乐发展的理想与

实践方面却有着极为一致的相同与相通。音乐理想的高度合拍，也正是陈洪能够与萧友梅默

契协作的重要原因。就此而言，两人可谓金兰之契、志同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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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萧友梅先生是我国新音乐创作和音乐理

论研究的先驱、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
人，黄自和陈洪则是继萧友梅之后在上述领

域同样作出突出成就的两位音乐家，他们与

那一时期的众多学院音乐家，为中国近现代

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

力，也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———国立音乐
院-国立音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今年
是上海音乐学院建院 90 周年，回顾历史，在
艰难办学的国立音专时期，黄自与陈洪无疑

是萧友梅最为得力的支持者和开拓者。黄自
辞去教务长特别是在他于 1938 年英年早逝
后，接任教务长的陈洪成为萧友梅鼎力相助

的合作者。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，两位广东
籍的音乐家一同艰难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国立

音专，直到萧友梅与世长辞的 1940 年的最后

一天。萧友梅与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
的贡献，已为学界所熟知共识; 两人在国立音

专的精诚合作，学界亦多有论述。本文所要
阐发的则是，萧、陈两位音乐家在世的共事时
间虽然并不长久，但两人在中国新音乐发展

的理想与实践方面却有着极为一致的相同与

相通。音乐理想的高度合拍，也正是陈洪能
够与萧友梅默契协作的重要原因。就此而
言，两人可谓金兰之契、志同道合。综观萧友
梅与陈洪有关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的文献，

可以发现，他们在以下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共

同的理想与追求。

一、如何创造新的国乐

萧友梅与陈洪都是坚定的新音乐文化的

建设者，而论及中国新音乐就必然涉及固有

国乐、西方音乐以及新国乐问题。在这些问
题上，萧友梅与陈洪的认识是非常一致的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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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———新国乐的创作必须建立在学习西方
音乐的基础之上，同时融汇固有国乐的因素;

新国乐是中国新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有一件事可以表明萧友梅关于国乐的态

度。1930 ～ 1931 年，上海大同乐会依据中国
古代雅乐乐队编制，仿造了一大批古乐器。
为此，大同乐会曾专门致信萧友梅，邀请他加

入大同乐会委员会并希望他支持乐器仿造。

然而萧友梅却认为:

对于“整理国乐”这件事……要用科学
的法子很仔细地分门研究( 如考订旧曲，改良

记谱法，改良旧乐器，编制旧曲，创作有国乐

特性的新乐等) ，要有一种百折不屈的精神，

经过许多次的试验，方可以有收效的希望; 若

是单独仿造一批旧乐器送到各地博物馆陈列

去，不能说就是“整理国乐”，只可说是“仿造
古董”，于国乐本身没有丝毫的利益。①

由此可见，萧友梅的新国乐观是与大同

乐会郑觐文等国乐家固守传统的观念截然不

同的，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文化守成，

还是文化发展。

陈洪又是如何看待固有国乐以及新国乐

的创造呢? 相对于萧友梅对大同乐会温和的

批评，陈洪对固有国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国

粹主义音乐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:

我国之可以说是音乐者，老早已经寿终

正寝。今日之所谓“国乐”，不过是戏班里、

女伶台上、吹打班里、盲公盲妹和“卖白榄”

流之者，所奏所唱的几首烂调; 不是诲淫讳懒

的淫词荡曲，便是颓唐堕落的靡靡之音。倘
若“闻其乐可以知其宿”，则我们的“礼乐之
邦”早已沦于禽兽之境! 如此“国乐”，非加
以根本之否定不可。②

对固有国乐的如此评价，不难看到“五
四”时期批判传统文化的激进色彩。但在国
难当头救亡音乐思潮逐渐兴起、在发扬蹈厉
成为时代乐风的现实下，陈洪对固有国乐的

苛责尽管难免有失偏颇，却不可否认亦有其

应乎时代精神的合理之处。

因此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 1930 年代
末，在音乐应当为抗战服务成为乐界共识的

历史背景下，陈洪更是直言:

在准备创造新国乐的时期，最需要“急起
直追”和“迎头赶上”的精神，而这种精神的
最大敌人便是“愈古愈好”的复古思想。③

不难发现，萧友梅与陈洪都坚定地认为，

固有国乐已经不能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

音乐的代表，也不能作为新国乐创作的标本，

新国乐不能停留在固守传统乃至泥古守旧的

层面之上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新国乐创造的根本呢?

萧友梅与陈洪都认为，国乐的创造不应拘泥

于形式，而重于表现的内容，内容的意义大于

形式。萧友梅曾说:

音乐之生命绝对不寄系于音乐之形式及

演出，而仅寄系于其内容，则可知国乐与非国

乐之分，应以内容为唯一之标准也。

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之时代精神、思
想与情感者，便是中国国乐。国乐之要点在
于此种精神、思想与情感。至于如何表现，应
顺应时代与潮流，及音乐家个性之需要，不必

限定于用何种形式，何种乐器。④

萧友梅关于国乐必须表现时代精神的观

点，一定会让我们想起刘天华早在“五四”时
期即已就创造新国乐发出的呼声:

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，表现我们这一代

的艺术。⑤

可以这样认为，萧友梅关于新国乐创造

必须表现时代精神的认识，实质上是自“五
四”以来新国乐创作思想的继续发展，但又在
新的社会条件下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。联系
到艰苦抗战的国内现实，萧友梅指出:

现值抗战复兴时代，对于敌人如何敌忾

同仇，对于政府应如何拥护，对疆场壮士应如

何振奋崇敬，对于受难同胞应如何爱护怜恤，

凡此种种亦皆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、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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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情绪也。须能将此种精神、思想与情绪表
现于作品之中，始能称为中国国乐。若仅抄
袭昔日残余之腔调及乐器，与中国之国运毫

无关涉，则仅可名之为“旧乐”，不配称为“国
乐”也。⑥

萧友梅所谓“残余腔调及乐器”“不配称
为国乐”的批评，与前述陈洪“如此国乐，非
加以否定之不可”的观点何其相似! 其共同
之处就是强调新国乐创造中新的时代精神与

现实内容的表现。陈洪更是简明扼要地
指出:

内容决定国乐。⑦

与萧友梅一样，联系到抗战的社会现实，

陈洪也明确指出，新国乐的创造必须表现当

时的时代精神。为此，他专门列出了新国乐
表现内容的三个主要方面:

( 一) 国乐是活的音乐，它的内容应当锐

敏地跟随着时代不停前进。( 二) 国乐是中
华民族的呼声，在目前，这呼声应当是极度振

奋的、壮烈的、战斗的。( 三) 国乐产生于中
国的环境里，应当尽量反映着中国的民情、风
俗、文物和景色。⑧

既然内容才是国乐的本质表现，音乐的

形式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。萧友梅和陈洪正
是这样认为的。

萧友梅曾说:

中国音乐用外国乐器演出，依然为中国

音乐，且因此更为发达。而外来之工具因为
中国人所运用，反而被视为中国乐器焉。

乐器为工具，只求其精良利便，不必严分

国界。现行之欧洲乐器已成为世界化之工
具，演奏中国音乐用欧洲乐器，非独可能，且

更利便( 现戏班中已有人采用 violin) ，将来国
乐改用欧洲工具为极合理之事。⑨

陈洪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:

内容是音乐的生命，曲式和演出是外形

和工具。⑩

他还举例说:

譬如用 Violin 奏西皮，或用 Sonata 曲式
写西皮，都不失其为西皮; 反之，把西洋曲调

用二胡拉出，或写成西皮的体裁，也不失其为

有西洋意味的音乐。瑏瑡

萧友梅和陈洪关于固有国乐、新国乐的
一系列相似观念，都是与当时盛行于音乐界

的“中国音乐落后论”“科学主义音乐思潮”
“国乐改进思潮”以及“学习西乐思潮”等重
要音乐思潮分不开的。除了认为中国音乐远
远落后于西方、西方音乐及其理论是科学的、
创造新国乐必须改进固有国乐和学习西乐之

外，有关内容决定国乐、形式次之的观念又是
与当时“音乐无国界”之说和乐器与音乐形
式只是创作工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。在这
方面，萧、陈二人也有类似论述:
将来中国音乐进步的时候还是和这音乐

一般，因为音乐没有什么国界的。瑏瑢

至于国乐的外形，则不必有何种规定: 国

乐作曲家应有选择工具的自由……因为这纯
是工具的问题。瑏瑣

也许有人以为我太西化了，但其实不然。

对于工具，我主张全盘世界化和现代化( 也可

以说是西化) ，但对于内容，我始终主张彻底

中国化。……未来国乐的新姿态，它将具有
百分之百的中国化的内容和百分之百的世界

化的外观。瑏瑤

至此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萧友梅和陈洪关于

新国乐重在内容而无关乎音乐形式的观点，

事实上是存在着逻辑矛盾与理论缺陷的。上
述认识机械地割裂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联

系，同时将艺术形式与艺术工具中所负载的

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审美信息完全

剥离开来，将艺术工具与一般生产、生活工具
简单等同起来。因此，所谓百分之百的中国
化内容和百分之百的世界化的外观，从音乐

接受和审美体验层面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遗憾的是，萧友梅和陈洪在当时都没有意识

到这样的矛盾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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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造新音乐与建立中国民族乐派

事实上，在音乐无国界、形式工具论观念
的支配下，在萧友梅和陈洪的心目中，新国乐

与新音乐实质上是一个对象的不同指称。如
陈洪所热切希望的那样，新国乐是“一种更伟
大的、更崇高的、更有生气的、属于新中国的
新音乐”。瑏瑥在萧友梅和陈洪的不少文论中，

都有关于新音乐的大量论述。他们都认为学
习西方音乐文化、改进中国固有国乐，最终都
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新音乐。
萧友梅曾说:

我之提倡西乐，并不是我们同胞做巴哈、

莫查特( W． A． Mozart ) 、贝吐芬( L． Van． Bee-
thoven) 的干儿，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。和
声学并不是音乐，它只是和音的法子，我们要

运用这进步的和声学来创造我们的新音乐。瑏瑦

陈洪也说过:

尽量把西洋音乐宣传、灌输给中国社会，

这是第一件必要的工作……西洋音乐和中华
民族发生了真切的接触，由这一接触，新音乐

乃能成胎儿诞生。瑏瑧

萧友梅和陈洪关于学习西乐是为了最终

更好地创造中国新音乐的认识，代表了中国

近现代新音乐家们的共同理想。需要指出的
是，萧友梅和陈洪关于创造中国新音乐的蓝

图，如多数新音乐家一样，同样有一个共同的

远景目标，那就是向俄罗斯民族乐派( 时译

“国民乐派”) 学习，创建中国的民族乐派。
萧友梅在接受陈洪主编的《音乐月刊》

关于新音乐文化建设的一次访谈中指出:

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

时，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，足以代表中华民

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，方

可以成为一个“国民乐派”。瑏瑨

陈洪也以俄罗斯国民乐派为榜样，指出

了中国新国乐创作的前景:

俄罗斯音乐在百年来才发达的，从前也

没有好音乐而一味模仿德国，然而后来却能

产生国民乐派的五大音乐家，创造国乐。瑏瑩

在相关的论述中，萧友梅和陈洪也都进

一步表达了新国乐、新音乐的内容和民族性
才是最本质的追求，西方音乐创作技术不过

是创作音乐的方法，乐器与音乐形式只是工

具的观点。当然，如前所述，为了突出时代精
神之内容表现的重要性而将音乐内容与音乐

形式机械割裂的观点，必然存在理论与认识

上的缺陷，此不赘述。

联想到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界关于创建

“中华乐派”的理想与现实，我们也不妨再顺
带提及 20 世纪 30 年代萧友梅和陈洪憧憬中
国民族乐派时为此设想的时间表。

萧友梅认为:

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百年前的俄国，故

是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造完

成，全看吾国新进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，

方能决定。瑐瑠

陈洪则认为:

今日还不是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时候，不

过我们应该积极预备它的诞生。据种种情形
看来，中国新音乐之产生当在五十年后，从今

天到五十年后的今天，是过渡时代之一段，我

们都不是创造的人物，我们是过渡时代的牺

牲者……瑐瑡

总之，在萧友梅看来，真正能够成为屹立

于世纪音乐之林的中国新音乐或曰中国民族

乐派的创立，从他们那一代音乐家开始，将是

至少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梦想; 深入学

习西方音乐的过程将成为一个无可避免的过

渡时代。毫无疑问，这种认识是跟他们那一
代新音乐家念念不忘的俄罗斯民族乐派并与

之加以比较后得出的结论。今天，当把走出
西方作为创建中华乐派的一个重要创作标

志，回想萧友梅、陈洪那一代音乐家把走进西
方作为创建民族乐派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

时，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历史启示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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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音乐运动的最早提出者与践行者

论述萧友梅与陈洪关于新音乐与民族乐

派的理想，就不能不再次提及他们最早关于

“新音乐运动”的倡议与实践。对此，笔者曾
有专文论述，瑐瑢本文仅作简要介绍。
长期以来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论及中国近

现代音乐史上的“新音乐运动”时，无论音乐
史教科书还是专论性的学术研究，都是指向

1936 年由吕骥等左翼音乐家提出并在此后
很长一个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“新音乐运
动”，但却从未指出甚或认识到早在 1930 年
代初，陈洪等有着留洋背景的新音乐家们即

已旗帜鲜明地发出了“新音乐运动”的倡议，

并提出了一系列注重实践的理论主张。
如前所述，陈洪和萧友梅与那一时期众

多新音乐家一样，认为中国固有国乐已远远

落后于西方音乐和中国社会现实的需求与发

展。因此，与创造中国新音乐、创建中国民族
乐派的理想相结合，他们提出了“新音乐运
动”的口号。第一个阐明这一主张的是陈洪。

在 1931年 5 月出版的陈洪文集《绕圈集》

的一篇文章中，陈洪认为，在中国远远落后于西

方经济、技术、文化的背景下，不必因保存几近
衰亡的音乐国粹而拒绝学习外来音乐文化，相

反，应借鉴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兴起，努力学习西

方音乐文化，利用半个世纪的过渡时代，创造中

国新音乐。为此，他大声疾呼:

愿大家都来参加新音乐运动! 瑐瑣

他不止一次地指出:

为着中国音乐的衰落，所以有复兴中国

音乐的必要，新音乐运动就是为着这种需要

而起的。瑐瑤

陈洪的倡议得到了欧漫郎、萧友梅等音
乐家明确的呼应与支持。

时为陈洪在私立广州音乐院同事的欧漫

郎指出:

现在所谓新音乐运动就是假借外国音乐

的成绩和工具改善中国的音乐，并志愿将来

造就人材建立中国民族的音乐。瑐瑥

萧友梅后来在回答《音乐月刊》“关于我
国新音乐运动”的访谈中则这样认为:
在这国难期内，如环境许可时，应尽力创

作爱国歌曲，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

挥，使他们在最短时期内可以应用出去，方可

证明音乐不是奢侈品。关于此种工作如能由
政府提倡更容易发生效力。瑐瑦

翻阅陈洪和萧友梅的音乐文论，我们可

以发现，在他们的观念中，举凡有关为中国新

音乐的发展而作出的各种努力，包括学习西

方音乐及其理论、音乐教育、音乐会演出等实
践活动，都属于新音乐运动的范畴。更为重
要的是，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，新音乐运动

也被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，成为民族复兴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930 年代初，陈洪在倡议
“新音乐运动”时也是将其与民族复兴紧密
地联系在一起:

音乐的使命在于端正品性，维系国魂; 于

一民族之存亡盛衰，有莫大之关系。同人等
不自量力，敢起而言新音乐运动，盖亦感觉得

责无旁贷，不得不振臂而呼，以期唤醒国人之

注意。瑐瑧

总之，以陈洪、萧友梅为代表的新音乐家
倡导的“新音乐运动”，不应被历史所遗忘，
它与 1936 后主要由左翼音乐家发起、践行的
“新音乐运动”一并为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
展和民族复兴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。尽管
这两个在宗旨与目的上有着诸多不同的新音

乐运动，在新音乐的诸多观念方面存在较大

分歧，但对于新音乐必须为抗日救亡服务之

社会功能的追求上，则是毫无抵牾的。在这
一点上，萧友梅与陈洪的认识同样是高度一

致的。

四、为抗战和民族解放服务的
音乐功能观

同为留学海外归国的学院音乐家，萧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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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和陈洪关于音乐本质与功能的认识从来不

是所谓唯美主义、学院气息与社会现实保持
距离的; 相反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新音乐的复

兴是与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

联系在一起的。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本文不拟
提供更多论据，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在他们的

论著以及音乐作品中体会得到。本文想特别
提及的一个历史文献，或可充分地反映出萧

友梅与陈洪在抗战的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

度一致的新音乐思想，那就是使音乐成为抗

战和民族解放的武器的音乐功能观。
1937年 12 月上海沦陷后，萧友梅给国民
政府教育部递交了一份办学报告:《国立音乐
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

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

法》。瑐瑨“报告”提出，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，在
历史的大转变时代，必须从非意识的境界中

苏醒过来，有意识地为国家服务，音乐是建设

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。音乐教育应该
迅速改变方针，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

依归，因此提请创办专门培养合唱指挥人才

和军乐队长的教育计划。令人感兴趣的是，

报告书中有关“艺术是实用的”观点的一段
论述，其内容明确无误来自陈洪早年所写《武
器艺术论》一文:

严格地说来，凡艺术都是实用的。打开
一部世界艺术史，一页一页地翻下去，艺术的

实用表白得很清楚: 埃及人造金字塔，完全为

了保全佛罗的木乃伊，其被现代人称为庄重

的美的金子形，当日不过借以巩固塔基，抵抗

尼罗河的泛滥; 希腊的雕像起源于奥林比亚

竞技会，为要给胜利的运动家们造像，雕刻术

才兴盛起来; 罗马人的凯旋门是为纪念战胜

而造的; 中世纪的哥狄克尖塔，为的不过要钟

声去得远些。到了文艺复兴期，因为社会经
济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逐渐发展，才有所谓

“自我表现”的艺术，自拟古主义一直到唯美
主义，虽然艺术家们都相信为了“自我表现”

而努力，可是他们的艺术到底是各个时代的

意识形态的反映或表现，直接或间接在替某

种思想或主义作宣传，就是那高呼着“艺术全
无作用”的王尔德之流，其艺术既是某时代某
社会的必然产物，便不能超脱时代社会而“全
无作用”……瑐瑩

陈洪在其《绕圈集》中的几篇文章中，多
次阐明了其“实利主义”的艺术本质观，瑑瑠上
述“报告”中的文字可窥一斑。由此可知，陈
洪至少是参与了这份办学报告的撰写，对此

本文不必详加考释。联系萧友梅与陈洪大量
文论中关于音乐为民族复兴、为抗战服务的
论述就不难发现，他们二人高度一致的音乐

功能观和充满爱国情怀的音乐教育思想，与

那一时期众多学院音乐家的理论与实践一

样，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音乐发展中宝贵的精

神财富。

结 语

在萧友梅先生最后 3 年多的日子里，作
为教务长的陈洪先生成为他最为重要的得力

助手。在上海沦陷的艰难岁月中，为了保全
国立音专、延续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，萧友梅
一度退居幕后，其间陈洪则化名陈白鸿出面

主持对外改称“私立上海音乐院”的校务工
作。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二人在艰难环境
下为国立音专所付出的心血，令人无比感佩、

敬仰。回顾历史，萧友梅与陈洪的金兰之契、
志同道合而风雨同舟，不仅仅是他们为了国

立音专和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使命使然，也

是与他们共同的新音乐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

的。本文为此所作的简要论述，不过是展现
了两位先贤在中国新音乐理想道路上的点点

滴滴，他们的音乐精神与历史贡献将永远值

得后人缅怀、铭记。

谨以此文，纪念为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

和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先

辈，祝贺上海音乐学院 90 年华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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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音乐出版社，1990，第 30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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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卷第 1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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